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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总要参加几次大大小小的会，常常是来去迅速，目的简单直接：宣读论文、

评议论文，纯粹为了开会而开会。而唯有每年的多友聚会，总会期待和酝酿许久，

更会摆出全家都想上阵的架势。 

这个炎热夏天的广州，全国各地的多友和 19 个“多二代”，更让这座城市热度

直线升温了。真如超人志安院长所说，多友在不断的链接和扩散。这种链接，从南

到北，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面庞，不同的个性，以一种奇特而自然的

方式将多友网罗其中；这种扩散，不仅将终日厮守校园的这帮人拉下“讲坛”和“书

本”，更将他们生活的细枝末节与喜怒哀乐尽显其中。正是这种链接与扩散，使得

这个共同体天然多了几分与众不同。 

我想，正是这当中的特质与吸引力，让自己下定决定带着刚满三岁的颗颗出行。

事先给她打了很多预防针，告诉她广州非常热。可初下飞机的热浪还是把她打了个

措手不及。我和先生终日为她忙活，试图努力安抚她有些焦虑和不安的情绪。也因

此，错过了不少和多友们倾心交谈的机会。只得遗憾记下这些只鳞片羽的场景，留

下一些不成完整图像的片段。 

 

（台风来临前的下川岛）                     （和师母合影） 

 

这一次的广州多友会，堪称创造了好几个“最”。 

多友文章出炉最快 

才短短一天半时间，多友文章就推出了 6 篇。从志安院长的《多友的链接与扩



散》始发，陈敏老师随即奉上《这一程，风雨交加，感恩你们都在》，还在体会与

品味，何志武老师《“多友”的标签与身份认同》和邓理峰老师《多友：一个造就

人的学术社群》紧跟着推出，让人再次回到冷静和沉思中。乐媛老师的《人生若只

为“重逢”》温情脉脉，而李金铨老师重磅打造《广州多友会》，读了忍不住温暖地

落泪。 而自己，感动于这些文章中的种种场景和深情，也不由得提笔。 

多友学术讨论最有创意 

这个学术社群“没有利害关系，只有交心”；“以文会友，以友会文”的传统，

让大家对一天讨论的安排充满了期待。今年在李老师和中大老师独具新意的设计和

安排下，分成三个组，每个人分别讨论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既可为自己提供

典范，也可是激励自己之大作。讨论会上，大家围聚一团共同讨论自己的读书感悟

和研究经验，没有矫饰，没有客套。我们这个小组，既有关注从微观到宏观的研究

取向，也有畅谈对自己影响至深的个人经历和故事，还有那些帮助我们重新回到研

究最初的原典之作。我则钟情于或许不具有理论般的震撼和触动力，然而，却能恰

如其分地为我们展现出如此富饶文化多样性的《天真的人类学家》，它为我们展示

出了作为一个研究者是如何理解自己、理解他者，并且如何研究、介入和讨论问题

的过程。张磊老师的总结更是相得益彰，不曾遗漏任何一个人的精彩。那种场景，

自己仿佛回到了读书年代，走了好远，重新又回到最初，换一种方式审视自己。每

个老师的研究方向差异非常大，但好的研究和思想所带来的启发却是不囿于学科和

研究范围的。清新别致的形式，与众不同的论坛，只觉时间太短。 

 



（讨论会上·佘绍敏老师笑容灿烂，我也露半个脸） 

 

“多二代”人数最多，最小年龄创新低 

原以为，自己的孩子会是这次团队中年龄最小的。没曾想，易研和郑雯两位老

师的孩子更小。两个小家伙不声不响，以一种极其超然和淡定的神情对待一切。当

19 个“多二代”在台风来临前的下川岛集体合影时，李老师一语“十年后，这些孩

子又聚，会是怎样一番情景”，众人都不免唏嘘。这些天真灿烂的孩子们的加盟，

让多友这个大家庭更多了活力和朝气。在逃离下川岛的路途中，在躲避台风的宾馆

里，是这些孩子的追逐打闹和欢声笑语，让我们这个团队欢快如常。有多友提议说，

让孩子们多写些文章，而那些尚未无法写作的孩子们，不妨可以用“口述”的方式

记叙广州之行。对于这点，我想我家的杨一墨小朋友应该会有所体会。自打台风来

了，她抱着无比期待在想象，不停追问台风会如何把各种东西统统淹没。康桥温泉

遗憾没来得及在水上乐园玩耍，于是她在房间里穿了游泳衣，还不满足于房间内展

示，最后还跑到酒店大厅里奔跑过瘾。子豫姐姐的发烧更让她刨根究底追问这位姐

姐到底喝了什么而发烧。一路上，她结识了甜蜜的妞妞姐姐（刘勇老师女儿）和玲

玲姐姐（梁君健老师女儿）两个好朋友，还和汐汐哥哥（刘兢老师儿子）打成一片。

每个孩子都找到了玩伴，他们，应该是最无担忧和最快乐的一群。 

 

（颗颗与汐汐） 



 

（妞妞和“多二代”中此行最小的三个孩子） 

 

多友群里讨论最热络 

这一程的旅途可谓跌但起伏，甚至有些惊心动魄。一路的艰辛，一路的奔波，

中大团队贴心而至始至终的宽慰，丝毫不减大家在群里的热闹。李金铨老师说：“前

年在内蒙遇见沙尘暴，去年在川西藏区夜晚断电，今年被台风困在开平的酒店，每

年都有难得的回忆。”佘绍敏老师说：“我有一种大学宿舍夜半卧谈的感觉。”郑雯

老师说：“如果不是带着孩子，我觉得真应该在海岛上体验下科幻片的感觉。”（此

话深得我心，其实我也很想看）。在康桥温泉的中午，午饭没有着落，中大慷慨解

囊，多友在群里相互打趣，说要纷纷在中大求职，志安大呼：“欢迎，欢迎，天助

我也，哦，不是我，是天助我院也。”台风把我们困在了酒店，大家反而自得其乐，

心里另一窗户却被打开。 

 



（李岗导演对谈） 

 

多友告别最动容 

因为恶劣天气，使得每一次挪动和飞行都变得有些艰难，也使得多友群里航班

动态“直播”成了广州行最后阶段的常态。陈侠老师说：“心理学研究，一起经历

惊险和意外有助于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感，这次旅行感觉每天和大家之间的友情

都在直线升温。”刘勇老师回应：“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感情自然越来越深。”佘绍

敏和翁玉莲老师回家之路曲折艰辛，邓理峰老师留言说：“飞得这么曲曲折折的浪

漫，还有欲去又返的不舍。”我终于飞回昆明，沈菲老师留言：“恭喜回到家。”一

路走，一路不舍、一路牵挂、一路祝福。这是多友之间的情真意切。 

昨日，我抽了广州暴雨的间隙回到昆明，此刻，屋外也大雨倾盆。写下这点点

文字，回忆广州行的每一张美好面孔。感动李老师和师母一直的“随意而安”与“自

得其乐”，感念中大一群年轻活力四射的老师悉心周到的安排，庆幸和每一位老师

的相伴相行。此行，或许没有最让人心醉的美景，但却有让人“醉心”、“醉情”之

谊，这恰是多友之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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